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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果早收拾好自己，在屋里

来回走，巅着手机等春叶电话。时

间飞快地往前跑，好脾气的金果

有点耐不住性子。她想给春叶打

电话过去，都摁了号码，心思猛多

起来，倒好像当年真是她这当姐

的欺负妹子，现在一个劲地主动

讨好呢！金果刚删掉那串熟悉的

号码，短信就来了，着急回复，越

急越摁错字，干脆只回个“好”字

就跑出门。

读初中时，金果经常这样跑

着追赶春叶，春叶在前面退着慢

走，朝她大喊：“快点，磨蹭鬼，你家

饭又晚了吗？”待金果追上春叶，

春叶转身向前并不放慢脚步，金

果只好气喘吁吁地拽着春叶的棉

袄让她拉着走，气喘匀净才松手。

学校在镇上，骑自行车走大

路，绕得远，十几里路。冬天近，河

水结冰，走直线，过了冰河是一片

空旷的原野，然后穿过桦树林子，

再往前走十分钟就到了。雪深，骑

不了车，她们总是边走边玩，用树

枝在雪地上划拉几下，画个鬼脸

或者笑脸，不知道画什么，就胡乱

划一通，喊几嗓子。

时间真快啊，她们的孩子都上

初中了。现在的孩子，腿脚懒，住在

学校，遇到星期礼拜过节才回来。

这并不影响什么，每到冬天，扇形

的马兰店面前的雪地上，总有一串

串脚印从各家门前向前延伸，最终

汇成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整体上

像一张巨大的降落伞。

春叶看见金果在小跑，她慢

慢转过身倒退着走，想喊什么，清

清喉咙，听见自己浑厚的声音，哪

去寻儿时那单纯、亮丽的脆响？她

张张嘴，又闭上。一根横亘的树枝

把她绊倒，仰面朝天，雪地被砸了

个实在的大坑。她想快点起来，身

体却如同笨重的母牛，爬了两次

没爬起来，天空的灰云一团一团

地晃，晃得她浑身不自在。不知为

什么，就是不想让金果看见她这

副狼狈相。她在雪地上翻身趴下，

跪着，再站起来。显然很奏效，她

很快站了起来，故作轻松地拍身

上的雪。金果离着还远，看不见她

的狼狈，不过她还是感觉心烦，她

想这大概是早上在炕缝里拾到纽

扣的缘故，一切都那么别扭（纽），

包括天边绵延的群山，天天杵在

那，就不能换个姿势。还有这破

村，高的高，矮的矮，新的新，破的

破，乱哄哄的，一副土相。不过，很

快要下一场大雪了！一场足够大

的雪从天而降，什么都会因此改

变，变得美好。

那场足够大的雪，鹅毛大雪，

春叶和金果都记得，那真是一场

神奇的大雪。那时她们读初一，还

是黄毛丫头。因为争买一个讨人

喜欢的文具盒，她们闹僵了，上学

放学各自绷着脸，隔很远。她们都

恨恨地想，这辈子再也不和小气

鬼说话。

几天后，遇到放早学。天色很

暗，一丝风也没有，空气中有种说

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春叶走在前

面，穿过落叶满地的桦树林的时

候，金果刚刚进入树林。距离比平

时拉得大，金果踏进树林，依稀看

见一个红影子，再一晃就不见了。

大地过于安静，以至于脚底的枯

叶发出的声音很是刺耳。而且，声

音可以生出声音，金果总觉得四

周有什么东西跟着她。金果有点

害怕，不时前后左右张望，除了树

还是树，光秃秃的，甚至连鸟都不

知道藏哪去了。越是看不见什么

越是犯嘀咕，金果更加害怕，她加

快脚步。走着走着，金果听见一种

别样的声音，那声音在所有声音

之外。那是一种好听的声音，轻巧

的，又是沉重的，整齐的，又杂乱

着，像千万只羽毛穿梭交织降落，

站在一根根树梢，站在一片片枯

叶上，站在金果的帽子、肩膀、睫

毛、嘴唇上……雪，鹅毛大雪，突

然密集而轻盈地到来，一丝风也

有没有，它们自由自在地选择方

向，它们散发出自然的清香朝金

果涌来。

金果想，天上一定有无数个

仙女，那无数个美丽的仙女在花

园中玩，把蒲公英的种子采下来，

用很软很软的嘴唇吹落……金果

眼前长出大片大片的蒲公英，整

个世界都是金黄的花朵。金果打

了个哆嗦，她不是害怕，她已经不

害怕了，她听不到嚓嚓的落叶声

了，她只听到雪花的声音，它们像

一个个毛头小精灵在她头顶均匀

地呼吸。但她就是开始接二连三

地打哆嗦，身上浮起一层又一层

鸡皮疙瘩，她不得不紧咬嘴唇。她

非常激动，开始奔跑。金色的蒲公

英次第成熟，蜕变成一个个洁白

轻盈的圆球，金果的脚步穿过，圆

球绽放，蒲公英的种子漫天飞舞，

她迈进一个空灵洁白的世界。“我

要飞……我在飞，一定在飞……”

金果呼喊着。一种奇妙的感觉使

她伸开双臂，她想拥抱什么，一定

要抱着什么。不然，她就不知大地

在哪。她穿过树林，奔进原野，天

和地都不见了。她拼命地奔跑，无

法停下。

这样跑着，金果看见一个模

糊的红影子，影子在跳跃，那是春

叶。春叶正张开双臂往回跑，和金

果一样，她迅速跑着，像一头茫然

的小鹿。不知为什么，漫天的鹅毛

大雪从天而降，她就被一股强大

的力量抓着，无端地心跳。应该有

声音的，那么多东西从天上掉下

来，怎么能没声音呢。于是，她听

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像一堆蜜

蜂嗡嗡，像一群蜻蜓振翅，像成群

的知了鸣叫，她还听到无数小石

子落地的噼啪声……她只想找个

人抱着，如果不找个人抱着，她就

不知道自己还在不在。除了白还

是白，什么也看不见，但她感到金

果在她背后。她朝金果奔跑，她看

见了金果，穿绿衣服的金果。

“叶儿……”

“果儿……”

金果和春叶紧紧抱着，绿袖

子绕着红肩膀，红袖子缠着绿肩

膀。一会工夫，合为毛茸茸的白。

她们放声大笑，又放声大哭。

因为一场从天而降的鹅毛大雪，

莫名其妙地，她们和好了。

想起这些，春叶有些恍惚，她

摸摸身上那老旧的灰棉袄，想着

再也不可能变成红色。甚至，她觉

得那灰蓝的围脖也太过于浓烈

了，生活的坎坷使她的眼睛无法

承载那耀眼的红，早和自己不相

干了。她把棉袄领子立起来，遮住

围脖，鼻子就酸酸的，却很难流出

泪来。因为经常上火，眼睛发干发

红，皱纹从眼角扩散到下眼皮了。

在河对岸不远处，金果追上

了春叶，伴随着不匀净的喘息，嘴

边喷着一团团白气。春叶停住脚，

转过身。

“可……可以往前走的……

别……别停下……”金果气喘得

紧，两只戴着绒手套的手停在空

中无处安放似的，春叶就拍拍后

衣襟，转身机械地挪着步子，金果

的双手在靠近春叶后衣襟的时候

塞进了衣兜里。高大的春叶背后，

是金果乳牛一般的喘息声和两人

极不协调

的脚步声。

“还是歇

会 吧 ，看 你 累

得。”春叶说。

金果和春叶停

下，各自望着自己的

远方。春叶不说话，金果

好像还没倒过气，没法说

话。她们沉默着。

比起出门时，天暗了些，

更多的灰云聚集着，地上的雪呈

现一种灰色，暗淡无光，好像那灰

云是从地下冒出来升上天空的。

“我……我做啥都磨蹭。”金

果仍旧望着远方。

“不着急不着慌的人有福。”

春叶低下头，用脚尖轻轻踢着脚

下的雪。

金果捋着胸口，把喘息捋成

了叹息。

“你穿绿色好看，脸白。”春叶

低沉地说。春叶把雪踢成了浪，叠

着，越积越高，像一座堡垒。

“是吗？没人这样夸我呢，呵

呵……”金果已经不喘了。

“走吧。”春叶说。步子有点

猛，把精心造的“堡垒”一脚踏平

了。金果也朝前走。

“要去买啥？”春叶心里毛躁

躁的。

“买……买条围脖。你呢？”

“我买帽子。”

“哦，帽子。”

“嗯。”

“天不好，路上没人。”金果说。

“就是。”

路有些窄，她们一前一后走，

各自看着脚下的路，雪咯吱咯吱

叫得很突兀。

“对了，刚刚你摔了一跤，没

事吧？”金果说。

春叶一愣，脚被自己的另一

只脚绊了一下，趔趄着。

“慢点慢点……”金果急忙去

扶，哈下腰伸出手，春叶已经站稳了。

继续往前走着，两个人，一前

一后，一条雪地里开辟的羊肠小

路。灰的云，灰的雪，灰的空气，雪

吱嘎吱嘎地响。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被一个

坎绊住，就算过了这个坎，走起路

总磕磕绊绊的。不顺了。”春叶说。

金果顺手拾起一根树枝，遇

到没有脚印的地方就划拉几下。

“不能，哪能呢！”金果的呢喃

像是说给春叶，也像说给自己，还

像说给空气。春叶没搭话，两人的

耳边充斥着咔叽咔叽的积雪声和

那还在雪地上往前翻滚的“不能，

哪能呢？”

应该就从那年春天开始吧，

金果和春叶很少互相串门，之前，

她们一天不见也是要念叨的。马

兰店以种黄豆为主，那年，播种机

刚刚来到马兰店，在秦大树家，仅

有一台。不像现在，自家四轮车就

能改装，基本普及了。大伙初次见

识到播种机的好，效率高，出苗

齐，苗与苗之间像是测量好了，谁

也不挤谁，长得开，产量就高。人

们把播种机当成神仙，只有神仙

才能这样能耐。种地讲究墒情，在

那场连绵春雨到来之前，家家都

听了天气预报。有担心播种机在

关键时候忙不过来的提前播了

种，也有为节约钱的不用播种机，

自家拎着水桶早早下手，在地里

一垄一垄地扬。提前播种的天天

等雨，眼见小豆芽要枯死了，这救

命雨总算要来了。有些人家为稳

妥起见是要等雨的，只是没想到

这雨要么不下，下起来就没完，光

是预报就有三天雨。这三天雨过

去，

地 太

湿 ，肯

定 没 法

下种。要是

下上几天，再

等上几天，说

不定个把月就过

去了，赶不上好墒

情，秋天黄豆上不

来，收些瘪豆子，不仅

大量减产，还卖不上价。

没播种的人家免不了着

急，都想赶在雨来之前把地

种上。

金果和春叶从小在一起，大

了各自出嫁，隔着远一点，心却近，

很多时候，步子不由自主就迈到一

起。她们各自背着孩子，天没亮就

往秦大树家走，路上遇见，嘻哈笑

着一起走，当时她们只顾说话，想

都没想排号的事，更想不到，这一

遇见，以后就不想遇见了。

春叶干啥都利索，进了秦大

树家院子，站在门口，还和金果说

着话，就敲秦大树家的门，咣咣，

劲大。

秦大树和媳妇天天忙活播种

机，累得东倒西歪。秦大树的媳妇

来开了门，迷迷糊糊往屋里走，春

叶和金果就一前一后跟着进屋。秦

大树正爬起来倚墙坐着，哈气连

天。

春叶腿脚快先进门，挨着秦

大树，金果挨着春叶。他们坐在炕

沿上。秦大树媳妇爬炕上继续睡。

秦大树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在摸

烟笸箩。金果把背上的孩子轻轻

放下来，往怀里抱，孩子睡了，她

要给孩子把蹙上去的裤腿扯下

来。春叶的孩子吭叽，春叶要堵住

孩子的嘴，她解着扣子，孩子吃上

奶她就给秦大树说播种机的事。

屋里有点黑，窗外有几颗神秘

的星星探头探脑。炕上被褥乱糟糟

的，有些地方棉花露出来了。地上

也是，板凳这一个那一个，圆桌上

摆着昨夜的碗筷。这两口子真是累

坏了，让机器帮着挣点钱也不容

易。播种机虽然好，家家却穷着，要

多了没人用，要少了不够油钱，养

活不了那么大个铁家伙。就因为买

播种机，家底都翻出来了。

孩子有声没声地轻轻吭叽，

秦大树媳妇粘炕就睡，发出粗重

的呼吸声。金果摸孩子裤腿，春叶

解扣子，秦大树卷烟。他们摸索

着，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像几个

夜里偷食的老鼠。

这样的穷日子，老天要是给

一年好收成，都能缓个差不多。到

时马兰店家家买个播种机，哪还

用这样折腾。春叶叹息着。

金果做事磨蹭，一个蹙上去

的裤腿，扯半天扯不下来，她撅着

屁股，用指头抠孩子裤腿里的衬

裤。很费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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